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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是菩薩的志業：林東茂教授演講紀錄 

演講者：東吳大學法律系林教授東茂
1
 

演講時地：民國 106年 2月 13日 1900-2130時

於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練中心 

紀錄：105年消防三等特考班學員 楊智凱 

 

 

  很榮幸回到警察大學來演講，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去年我應邀到保五總隊演講的題目：警察是菩

薩的志業。我在十年前，曾應邀到警政署講「生命的覺醒」，也與今天的講題相關。由於去年在考選

部閱卷時與朱主任相遇，聊到民眾對警察的滿意度比對法官的滿意高的話題，才促成今天的演講。我

四十年前也是警察，民國 65 年就在屏東的恆春分局與里港分局擔任巡官，當時警察待遇相當不好，

所以瞭解警察這個職業的艱難，同時也知道警察對於社會的貢獻。 

 

一、警察工作在累積福德 

 

菩薩的具體形象並不清楚，因為在佛教裡有許多不同的菩薩。我有時經過車禍現場，看到交通警

察與救護人員在幫助傷患脫困，總覺得看到了菩薩。寒夜裡，看到高速公路警察在協助處理拋錨車，

或是在交流道入口酒測，我也覺得這是菩薩，他們正在防止可能發生的災難。一個車禍發生，就是兩

個家庭的災難。一個重大車禍的發生，就是好幾個家庭的災難。防止災難的發生，就是菩薩之行。 

 

    在這裡也有我們消防的弟兄，我在電視上看到他們在地震災害當中，從瓦礫堆裡將人救出，將小

孩子抱出，那種場景，實在是非常令人感動，可以說警察跟消防員都是令人感動的職業。 

 

警察在工作上有很多機會幫助別人，這些都是積德的事，累積無數的福德。幫助別人就是結善緣，

種下善根，一定會帶來好的回報。很少有哪一種職業跟警察一樣，以幫助別人，累積福德為主要的工

作內容。 

   

有一次，約莫在 10 年前的夜裡，我開車經過新店的某家便利商店，看到前方大約 25 公尺處，有

一個人伸長了手要攔計程車，計程車司機看了這人一眼，掉頭而去不理會他。我很納悶為什麼計程車

司機有生意上門卻不載客人？結果這個人往便利超商衝進去，由於店內燈光很明亮，我發現這個人渾

身是血，他買了一包衛生紙，還沒結帳就撕開趕緊往自己的傷口摀住。我本要離去，卻想事情發生在

我面前，豈能置身事外？於是走進便利商店，對這人說：「你渾身是傷，我送你去耕莘醫院急診室」

（當時我以為新店只有耕莘醫院）。他卻說：「我不要去耕莘，我要去慈濟。」我說：「好，我帶你

                                                      
1林東茂教授，本校正科 41 期犯防系及警政研究所畢業校友，考取公費赴德國留學並獲得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學

位。林教授曾在本校擔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兼法律系系主任，現任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林教授為國內知名刑法學

學者，他在 2002 年所著之《刑法綜覽》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我在母校中央警察大學讀書六年，工作十七年（其中四

年分成兩次帶職帶薪在德國攻學位），合計二十三年足以脫胎換骨的黃金歲月。我曾發願要在母校山谷中點燈，無計

榮枯，竊仿康德終生不離柯尼斯堡。如今我背願越谷而出，孤帆航行在廣漠無邊的知識大海，母校的濃烈情誼卻成了

我勇邁向前的暖柱。我對於母校的感懷，有如離家的遊子，這本書因此要題獻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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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接著便利商店的店長跟著出來，他要上車前還有點猶豫，因為我開的是 AUDI 的新車，上面還

有新車皮革的味道，我跟他說：「沒關係！上來就對了！」在送他去醫院途中，我問他是怎麼受傷的？

他答：「是走路不小心，人孔蓋沒蓋好，走著就不小心掉進那個洞裡面，下去的時候用手撐壁，手才

會被刮出一大片傷口。」我想當時計程車司機應該是以為他是械鬥而受傷的，才不願意載他。他下車

前跟我說：「這個時代還有人像你一樣，願意這樣去幫助別人。你應該會有好的福報。」 

 

但是，我做這個事情並不是為了得到福報，事情就發生在我面前了，我必須出手相助，而不是有

目的去做這一件事。這麼多年後，為什麼我仍記得這件事，因為我覺得我做了一件「行善的事」，我

幫助了人，這個人傷勢很重，連計程車司機都不願意載送，但我仍去幫助了他。當你做了這種「行善

的事」之後，你會得到心靈上的「滿足感」（講滿足感不是很恰當，但我暫時沒有更好的說法），你

會得到一種欣慰的感覺。那在座的各位在做的事情，不就是這種事嗎？各位將來要做的職業，不就是

在做這種事嗎？在座的某些人準備要投入這個行業，當警察、當消防人員（或者已經在當警察、消防

員），將來有 20 年乃至於 30 年的時間做這些事情，會有很多機會做這些善行。所以警察是令人感動

的行業，讓人值得投入的行業，真的！而且自己會累積很多很多的福德，這就是我第一個主題要跟大

家講的。 

   

  警察是菩薩的志業，經常助人，但助人不要期望回報。如果期望得到回報，心理就不容易平衡，

最壞的情況就是步入歧途，發生事端。最好是，連「我在助人」的念頭都不要有。應該這樣想：我只

是工作，盡我的本分而已。 

 

二、信任與榮耀 

 

  警察工作固然在累積福德，但本質不脫取締、干涉、告發，難免惹起反感與對抗。我的想法是，

如果執行取締干涉時「保持態度的中立」，與受告發人的衝突自然可以大大降低。 

 

  根據天下雜誌 2016 年 5 月 24 日公布的民意調查，台灣民眾對於警察的信任為 70.5％，僅次於

醫師（88.4％）、中小學老師（79.8％）、基層公務員（72.0％），比對於法官的信任（28.4％）要高

很多。警察的工作性質是取締干涉，如果沒有保持態度的中立，不可能得到如此高度的信任。當然，

警察因為工作上對於民眾提供了很多協助，所以得到很好的評價。這顯示，從事警察工作是有榮耀的。

我相信，這可能與警察的素質不斷提升也有關係。 

 

警察的工作涉及干涉取締，態度不可能諂媚，不會討好。之所以還能夠獲得讚賞，就是我前面所說「保

持態度的中立」。面對違規者或是惡棍，而能夠保持中立的態度，需要良好的情緒管理。更好的說法，

則是《六祖壇經》提到的：「不思善，不思惡」。 

 

三、不思善不思惡 

 

  不思善不思惡，並非善惡不分，而是善惡的分別很清楚，但不會被「分別善惡的感覺」帶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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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面對違法的人不輕易升起惡感，只是單純的覺知，這是一個違法的人。當然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必須平常就要訓練，並且在工作中警惕自己，同事間也要互相提醒。 

 

  「不思善不思惡」，就是我們的眼睛看到了什麼，耳朵聽到了什麼，鼻子聞到了什麼，嘴裡嚐到

了什麼，身體接觸到了什麼，腦子裡想到什麼，都不被「眼耳鼻舌身意」所獲得的感覺所干擾，必須

「無眼耳鼻舌身意」，必須「無色聲香味觸法」。這是《心經》教給我們的方法。所謂的「無」，是

「有而無之」，而非「什麼都沒有」。 

 

這也可以用這樣的話來說：「念起即覺，覺之即無」；「念起即覺，覺已不隨」。看到違法的人

長得好看或不好看，尊貴或不尊貴，兇惡或不兇惡，我們的感覺不能有差別的對待，不被我們的分別

感迷亂了本性，迷亂了該有的任務。再借用六祖壇經的話：「分別一切法，不做分別想」。腦子清清

楚楚分別一切的現象與變化，但我們心內不會受到干擾。這個境界很高，很不容易達到，但值得努力

追求。 

 

  我也極力推薦讀《金剛經》。《金剛經》的內容，主要在討論「如何降服我們的心」，這是一本

釋迦牟尼佛與須菩提兩人的對話錄。須菩提是釋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解空第一，最能領會什麼

叫做瞬息繁華。《西遊記》裡面寫到，花果山的猴王長跪在須菩提的修道場，懇求收為門徒，須菩提

給他一個名字，叫做「孫悟空」，悟一切皆空。多好的名字。 

 

  《金剛經》啟示我的這段話，因為感受深刻，所以記憶非常清晰：「佛告須菩提，應如是降服其

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

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佛說，縱然幫助了一切眾生

解脫生死煩惱，使進入沒有一絲煩惱的圓滿寂滅的狀態，也必須想像，根本沒有任何眾生被我幫助過。

如果助人解脫煩惱之後，念念不忘我就是菩薩，我自己功德無量，處處想到曾經被我幫助的眾生，時

時想著他們應該感念我，時時想著我是一個了脫生死的人（壽者相），這樣的人就不是真正的菩薩了。 

 

四、工作的挑戰 

 

  警察工作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這與法律的繁多有關，也與人權觀念的升起有關。徒法不足以自

行，很多法律必須借重警察來執行，所以警察工作越來越加重。人權觀念越來越受重視，警察的取締

干涉就必須越來越小心謹慎。我們無須因此抱怨，因為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經過程。大約二十或三

十年前，醫療糾紛很少見，從前醫師主導醫療，病人不敢質疑醫師的處置。病人的意識抬頭之後，醫

師就經常挨告。醫師治療病人，目的是為了救人，卻因為救人失敗而成了被告，對於醫師而言是很難

接受的。警察極少因為救人而涉訟，會挨告通常是因為取締干涉，例如：交通警察追逐違規者，導致

違規者發生事故而死亡或重創。或例如：警察與歹徒駁火，歹徒死亡，甚至擊中路人。 

 

  針對工作上發生的意外，我們只能找尋有利於自己的事證而獲得法院的理解。這當然不能讓警察

同仁孤單的面對法律程序，應該要有制度性的保護，有專業的律師陪伴，有警察基金協助民事上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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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在工作策略上則要檢討改善，例如：對於交通違規的取締告發，追逐屬於最後的手段；與歹

徒駁火，要盡可能避開其他人在場。好萊塢電影的警匪追逐場景，如果發生在警察的實際工作上，會

有很棘手的刑法問題。 

 

  各位投入的是具有豐富意義，具有高度價值的工作。你們扮演的就是菩薩或英雄的角色，有時菩

薩低眉，顯露慈祥的面貌；有時金剛怒目，顯露不寬貸的另一面。這些工作都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忙

碌而少有休息時間，使人身體與心理都承受很大的壓力。日久之後，可能有人因此厭離，甚至把警察

工作當成過渡時期的謀生飯碗。但是，就算有了這種念頭，也不要有房客的心理，反正房子是別人的，

髒了也無所謂。如果要說房客，我們每個人都是地球的房客，都是這個人世間的過客，誰可以長久的

留下來？ 

 

五、自由的本質 

 

  警察雖然是菩薩的志業，但卻有紀律的要求，使人不能隨心所欲。舉例說，制服警察因為職務執

行的觀感，實在不宜長髮披肩（便衣警察另當別論）。警察穿著制服，加上合宜的打扮，主要是建立

民眾的信賴感，讓民眾覺得警察不是藝人，不是賣藝的江湖郎中。如果每個警察都可以高談闊論「人

格權的發展」，奢談警察的自由與個性化，那麼，警察在路上指揮交通，就可以有各色各樣的打扮與

穿著，這會成為什麼局面？如果每個女警自比為賣笑的藝人，穿著熱褲與低胸制服執行任務，這會是

什麼體統？霹靂小組攻堅時，大談生命的危險性而拒絕執行任務，這會是什麼情景？人權或自由，顯

然不是可以隨便下定義的。 

 

  警察工作要隨時面對突發狀況，所以休假的人可能隨時被召回，醫師的情況也是一樣。不能認為

這是自由權利的破壞，妄談人權理論。菩薩救人，是不分上班或下班的，只要情況危急，都是出手的

時機。我自己也喜歡幫助別人，曾經深夜在高速公路上與山間協助拋錨車，曾經夜深時刻主動載送渾

身是血的傷者就醫。遇人急難而出手，有什麼上班與下班的區分？ 

 

  我年少時期的一個好鄰居，曾經是校級軍官，無法接受軍中生活的規律與嚴格，因為嚮往自由而

退伍。退伍之後，開計程車營生，認為這種生活很有彈性，很自由。後來發現，一旦不開車出門，就

必然沒有收入，所以他必須長時間生活在車上。終於他知道，計程車司機必須付出很長的工時才能換

來溫飽。最後，我這個鄰居參加軍官轉任警察的考試，成為保安警察。自由是有代價的，自由不是輕

易可得。街友的自由很多，但沒有基本的溫飽。待業的人也很自由，但是生活充滿憂慮。 

 

六、修慧與忍辱 

 

  警察雖然是菩薩的志業，卻可能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需要冷靜而善巧的應對。善巧需要智慧。

工作經驗固然可以生出智慧，但也要不斷的自修，獲得新知。警察內部有常年教育，主要目的就是希

望同仁可以得到新的知識，或加深大家已經熟知的觀念，以便應對工作上的困難。但是，依靠常年教

育而獲得新知，不免被動而且太有限，所以最重要的還是自修。警察工作常常有備勤，這是珍貴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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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時間，儘可能讓自己有一點獨處的時間。如果把備勤時間拿來泡茶聊天，實在太可惜。 

 

  自修不一定是增進法律或警察相關的知識，也未必為了求取更高的學位。自修是為了長智慧，不

讓自己陷入迷茫的狀態，而是讓自己成為有靈魂的人，成為敏銳而有感覺的人。直覺而敏銳，就容易

直指人心，處理事情切中要害。一次，我在東吳城中校區，見到一個男生把另一名男生推到牆邊，奉

上一記很重的耳光。我直覺，這兩人的關係不是一般，趨前問動手的人：「你很悲傷，對不對？」他

點頭。再問：「你們是好朋友？」再點頭。我突然感應到兩人心理的傷痛，說：「好朋友之間，不要

互相傷害。」兩個人眼眶泛淚，向我微微鞠躬道謝。本來快要爆炸的凝重氣氛，完全解除了。 

 

我家樓上有一個精神不太穩定的鄰居。兩三年前一個夜裡 12 點多，樓上鄰居以棍棒敲擊牆壁，

發出巨響，我被吵醒，隨即聽到樓上吵架，有人罵：「你不要以為你精神有問題，我就不敢對你怎樣。」

我以為吵完就結束了，過了三十分鐘，我又聽到樓上地板敲的聲音，我就上樓去按他的門鈴，他拎著

棒球棒，雙眼噴射出怒火，我沒有罵他，我只是拜託他把門打開，我要進去跟他說話。他是個水電工，

身材魁梧。但我知道他沒機會對我下手，這細節不多講。我只是好言相求，請他不要敲，一點多了這

樣我沒辦法睡覺，講著講著，他突然用力抓住我的手，說要比個手力。我說你抓不住的，他不相信，

我的手一翻他就撞牆，再來兩隻手還是一樣的結果。我跟他講不要再敲了，於是下樓去，相安無事。

過幾天，我在樓梯間遇到他爸爸，一位 86、7 歲的老翁，我談起他兒子的事，他爸爸說出一段故事。 

 

兒子由於精神不穩定，太太跟他離婚，小孩也帶走了。我才知道樓上這個人原是個可憐人！之後

我如果有多的喜餅、水果、禮盒等等，會拿上去給他。幾個月下來，他都完全沒回應。一次，我再度

拿東西去樓上，正要離開，他突然拿一罐茶葉出來回贈，講了四個字：「禮尚往來」。再隔一陣子，

在社區中遇到他，他對我說：「整個社區沒人看得起我，只有你對我好。」大家都以為他們精神有問

題的人沒有感覺了，其實他們還是有感覺的。舉這兩個小小的例子，不表示我自己有智慧，只是要說

明「敏銳而有感覺」的作用。 

 

  警察工作有干涉告發的本質，難免引發不滿，惡言相向，甚至其他的攻擊。所以，忍辱是第一要

務。對於不滿的情緒不要立即回應，或不要過度的反應。我在高速公路開車超速，幾次遭到攔停。警

察同仁的態度都很好，我也毫無抱怨接受告發單，並道聲謝謝。我知道，一張罰單比起發生交通事故

還要划算。當然，很多人不會這樣想，一定找藉口逃避告發，甚至以擁有特殊的身份關係而要求免除

告發。如果無法得逞，可能出言譏諷，或有其他阻擾舉動，種種光怪陸離。警察的忍辱本事在這裡要

發揮出來，要以智慧的長者自居，冷靜觀看頑皮的小孩作怪。千萬不要跟隨任性不認錯的小孩，而有

情緒上的起伏。 

 

  我非常尊敬已故的林山田教授，與他有很多接觸，尤其在他罹患胰臟癌直至病逝的那段時期。當

我還在成大教書時，寄給他一本書「僧侶與哲學家」，隔一段時間在台大相遇，我問他感想，他直言

看不下去。他當時已過耳順之年，在晚輩面前承認讀不下這本書，需要勇氣。他的坦白很可貴，很多

人都會講場面話，但林老師「唯大英雄能本色」。只是我當下覺察到，林老師在生命狀態上有一個缺

損。「僧侶與哲學家」這樣的好書，需要深沈的寧靜，才可以全然領會。林老師從台大退休前，我去

他的研究室，他提起層峰在推舉大法官人選時，從未徵詢他，他半夜醒來想到這事，再也不能入睡。

胰臟癌養病期間，再度提起這件舊事。由此可知，他的內心總是動盪不已。「自重自愛的念頭」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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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深，生命的覺醒有多麼困難！ 

 

  經常面對自己，檢查自己，甚至拋棄自己（拋棄自己是「重要的、了不起的」這種念頭）。我們

從小就有根深蒂固的觀念，要受人尊敬，要給人留下好的印象，要愛「我」自己。事實上，這個我們

極力維護的東西（我），卻是害我們最深的東西。不斷的消解或拋棄「我」這個念頭，其實是生命覺

醒的根本。這是《老子》所說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乃至於無為。」這個很難達成，

比起知識的累積或身體的鍛鍊要難得太多。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忍心苛責自己。 

 

警察這個行業值得我們去投入，各行各業都有他值得尊重的地方，但我們警察真的是非常特別，

是值得投入且令人感動的職業。儘管警察工作很辛苦，仍要撐住，要保持態度的中立，情緒的控管，

對任何人平等無二，一律如此。最重要的是要讓自己安定下來，這就必須多讀好的書，讀與生命有關

的書；並要找到好的方法(如快走、瑜珈等)，才能得到深刻的寧靜，則任何事自然會做到最恰當的處

置。 

 

警察要助人，要扮演許多艱難的角色，要忍辱，要承受各種壓力，還要保持穩定的心理狀態，實

在很不容易。在工作之外，警察也有自己生活上、身體上與家庭上的問題。這些都需要自己去增長智

慧，尋求良好的應對。 

 

  安頓我們的心，等於走上了生命覺醒的道路。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放鬆的站樁會進入一種很深

的寧靜，站完樁，有如大夢初醒。我每天都會站樁，無論時間長短。我不建議慢跑，不建議有氧舞蹈，

更不建議去健身中心做重力訓練，讓自己的肢體肌肉變得僵硬起來。好的運動應該在結束之後，神清

氣爽，感覺能量是蓄積起來，而沒有耗盡能量的疲累感。好的運動有如小火，而不是猛烈的火。溫火

或小火也會使我們發大量的汗，真正的燃燒內臟脂肪。 

 

最重要的是，好的運動應該結合身心靈，運動過程與運動結束，心理都是安祥的。例如有一次我

去接機，飛機誤點一個多小時，我並不會覺得焦躁，反而覺得賺到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我在偌大的機

場，便找到一個安靜的地方開始站樁，讓心神安定，一個多小時很快就過去，我的心思安定，精神也

更好了。 

 

  最後，祝福各位一切順利，健康平安。 

 

紀錄後紀：林東茂教授於 106 年 2 月 13 日晚上應本校推廣教育訓練中心於聯合晚點名，對全體師生

演講此題目後，返家途中適遇高速公路上遊覽車翻覆之重大事故。事後林教授寄給本中心鄭

清玲秘書的電子信件中提及：「清玲：你好。我在二月十三日晚間離開警大之後，走中山高，

到了汐止，匯入國道三，不久即發現數十輛救護車與消防車停在路肩，卻不見人影，氣氛凝

重。回到家才知道發生重大事故，原來當時警消下了坡道，忙著救人。隔天的報導，很多警

消徹夜不眠，都在救人與善後。這不是菩薩嗎？年紀大了，閱歷與思考都加深，才越是知道

警消的工作實在神聖。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常常在文字堆裡打轉，缺乏跟人的直接接觸。

即使上課，最了不起也只是思想的交鋒，沒有生死交關的經歷，沒有溫度。我要向即將投入

這個神聖志業的人致敬！」特此轉述。 


